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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俗 巡 礼

掌 故

大 理 美

游 踪

美 食 地 理

霞映苍洱暮色美

点 燃 田 野 的 油 菜 花

□ 杨利军 徐城标 文／图

民建八大碗是大理云龙县民建乡代
代传承的本土传统宴席菜系，扎根澜沧
江支流山间农耕民俗，是当地婚嫁、寿
宴、节庆、待客最高规格宴席，属于白、
汉、彝多民族融合形成的乡土非遗美食，
承载山乡待客礼仪、团圆祈福的美好寓
意。宴席固定八道荤素搭配菜肴，以当
地土猪肉、山野食材烹制，用传统青花瓷

土碗盛装，故称“八大碗”。
“八”象征八方来财、八方顺遂，八碗

齐全代表宴席隆重、主人诚心待客；民建
乡混居白族、彝族、汉族，八大碗融合白
族蒸制技法、彝族红肉习俗，是民族团结
饮食符号的象征。

如今民建乡将八大碗作为乡土特色
美食名片，结合高山牧场、鸡茨坪原始森
林、芦笙非遗民俗共同打造乡村文旅，是
摄影采风、乡村旅游必体验的特色美食。

暮色下，霞光给洱海画上了两种色调。洱海西岸落日熔金，橘红霞光铺满水面，热烈又温柔；洱海东岸静谧悠远，深沉似迷。 ［通讯员 杨熙雨 摄］

□ 杨训波

凤凰山位于无量山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北端，地处南涧县碧溪乡、拥翠乡
和公郎镇结合部，是我国西南候鸟迁徙
的重要通道之一。

凤凰山这个名字很美，在这个美丽
名字后面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传说
中，凤凰山原名叫“草王山”，山中有一
种仙草，一对凤凰为了守护仙草而飞到
此山中。此时，老虎也到山中寻找仙
草，由此而展开了一场争夺仙草的“大
战”，最终凤凰战胜了老虎，百鸟纷纷前
来朝贺。人们目睹了百鸟朝凤的壮观
场景，将“草王山”改名为“凤凰山”，并
把每年立秋至立冬这段时间定为“朝凤
节”。

这个传说是我在上高中时听到的，
当时就很想到山中一探究竟，但终未成
行。从事编辑记者工作以后，我便时常
到这座山中采访，期待着寻到传说中的

“凤凰”。一次又一次地进山探寻、一次
又一次的书写，让我渐渐明白：我一直在
寻找的“凤凰”，一半源于流传多年的神
话传说，一半则是山中日新月异的变化。

凤凰山之美，美在生态、美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春天里，春风漫过山
峦，山间各种花儿次第绽放，甚是美
丽。多年前，我曾和摄影家们到此采
风，欣赏过清风拂过、花瓣如雪的梨花
盛开场景。在这个时节，我也曾深入到
一个名叫桂花箐的村庄，喜看树头菜给
村民们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

入秋之后的凤凰山，又多了一场爱
鸟护鸟的活动。我曾和同事专程进山，
报道过那里有序开展的鸟类环志工
作。昔日，生活在凤凰山一带的人们喜
打鸟。据《蒙化府志》载：“唐太宗贞观
二十二年，有今山名曰凤凰，秋冬之际，
百鸟夜朝，惟鸦雀不至，夷人燃火罗之，
应宜历禁……”由此可见，早在唐朝时
期，蒙化府辖区内的凤凰山一带，就有

乡民利用篝火和候鸟的趋光性捕鸟了，
这种现象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一些
村落间还存在。从1999年起，无量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南涧管护局在凤凰山
开始了鸟类环志保护和候鸟迁徙研究
工作，爱鸟、护鸟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捕打鸟类的现象才得到根本性的遏
制。资料显示，2025年共环志候鸟 100
种 1104只，首次环志到迁徙候鸟棉凫，
刷新了凤凰山鸟类环志新纪录。至此，
凤凰山已连续26年进行候鸟环志工作，
为候鸟的科学研究和监测提供了丰富
的实证数据，并在候鸟保护领域取得了
显著成果。

后来，山中陆续建起了几家农家乐，
我和同事也曾多次前往拍摄农家乐里的
特色美食，撰文推介山中美食美景。

今年5月初，我再次到凤凰山采访，
此次采访的对象是一座茶庄园。到庄
园一看，才发现这里曾是我采访过的凤
凰山茶场。经过三年多的改造提升，早

已旧貌换新颜，一个集制茶、餐饮、住
宿、文创于一体的茶庄园展现在我们面
前：一个个特色树屋依山而建，错落有
致间，与青山茶园相映成趣；特色餐馆
业已运营，在这里可品尝到茶与食物搭
配在一起的不同滋味；茶叶初制所、精
品制茶厂，构建起茶叶种植、加工和市
场化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彻底打破当地
茶叶粗放加工、零散售卖的传统模式，
这些特色文旅项目吸引着各类游客前
来打卡体验。据庄园负责人介绍，周末
到这里旅游的人不少，节假日更多一
些，也有一些艺术家会到这里住上一段
时间潜心创作。

昔日，凤凰山是藏在深山人未识的
“凤凰”，通过近几年来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了凤凰山，越来越多的人喜
欢来这里旅游了。我觉得，一直生活在
山中的“凤凰”已被越来越多的人寻到：
山水、人文、产业交相辉映，让这座大山
焕发出了新活力、多了新场景。

□ 杨卓如

耳子歌是留存于大理白族自治州
云龙县检槽乡白族中一种具有傩文化
特征的传统舞蹈艺术，兼具傩舞、戏剧
与歌舞特征，于2014年列入第四批国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编 号 ：
Ⅲ-126）。

“耳子”是白族话“憨子”或“哑巴”
的意思，“歌”，白族话“跳”“舞”之义，

“耳子歌”即“憨子舞”“哑巴跳的舞”。
一些研究者认为：耳子歌是具有傩

文化特征的原始戏剧舞蹈，集歌、舞、
宴、乐、祭祀为一体，被誉为白族古老舞
蹈艺术的活化石。

耳子歌是一种具有人物、对白、简
单的故事情节和一定表演程式的，既有
舞蹈的特征，又有戏剧表演性的原始戏
剧舞蹈，兼具“原始性、仪式性、戏剧性、
舞蹈性”等特质，是至今仍保存于大理
白族地区具有古傩文化特性的一种民
间传统艺术，是为数不多、存活大理民
间白族傩文化的鲜活范例。

耳子歌的表演一般在结婚或者新
建房屋时演出，旨在驱邪逐疫、祈求生
育、家宅平安及道德教化。

主要角色包括老倌、老妈、耳子（3

人）、耳子媳妇（3人）、春官、郎中、指点
人（指挥者）等。角色全部由男性演员
扮演，须化妆并穿戴特定服饰。

表演开始，长号唢呐报喜，鼓乐满
堂开泰。第一场“耳子闹宴”：“耳子”们
在席间穿梭唱跳，与宾客在打诨逗乐中
抢食红肉，寓意纳福、吉庆、美满；第二
场“耳子闹婚”：有着“拦彩门”“跳四方”

“拜喜神”等歌舞演艺。主人家拦住自
家房门，“耳子”一家在门外聚集，两方
隔着门对答叫嚷，几番轮回后，“老倌”
打开家门迎客，寓意将喜庆迎进屋。在
演出中用到的生姜、花菜、猪膀、白酒、
算盘等物件也各有寓意；第三场“耳子
祈福”：在“祭土神”“起五方土”“送土
神”的环节中，整场婚礼接近尾声。

最后，“老倌”带着“耳子”们以一曲
白族《十二生肖调》结束整场演出。

耳子歌的舞蹈韵律多为二四、三四
拍混合，动作来源于劳动生活，或模仿
劳作，或模仿禽兽或动物（如“小羊吃
奶”），语言多用白语，穿插幽默对白与
儒家礼乐教化内容。

耳子歌保存了自然崇拜、生殖崇拜
等远古信仰符号，是研究山地白族农耕
文化、民族风俗及古傩文化对白族民俗
的影响的重要实物资料。

□ 张美华

天峰有狮，石狮。
老君殿建筑群的正东方，是三天

门。三天门的前面，不无例外，有石
狮。不仅一对，而是一对青色的大型石
狮带领着12对黑色的中型石狮。大中
小，是我个人从视觉上对天峰山上见
到的石狮一种简单粗暴的界定。而随
后在老君殿拱券门两侧看见的，一左
一右挂在墙上、犹如两只耳坠一般，大
约有40厘米长的石狮，则是我心目中的
小狮。

大狮子除去基座，约有三米高，不怒
自威。近一米高的基座，四周一面刻有戏
水的飞龙，一面刻着展翅的金凤，另两面
雕刻怒放的花朵。石狮脖颈上围挂一条
红绸，红绸颜色虽然已经有些浅淡，在一
片青绿中却也很是显眼。石狮原本的青
色此刻有些斑驳，而始作俑者是细碎的苔
藓。本是存在感极低的苔藓，附着在石头
冷硬的肌理上，竟然有几分醒目。许是山
中水汽充足，加之三天门前全是二三十米

高的树木，遮天蔽日的树荫着实为苔藓营
造了漫漶生长的好环境。

这对大石狮是什么时候安放于此
的，我无从考证。但我笃定，相较于身后
的黑狮，它们算是“新人”。我的笃定，来
源于黑狮的色泽和其身上附着的苔藓。
12对中型石狮通体黝黑，或坐或卧，身长
约一米五左右。24只黑狮，12种不同的
形态，相对的两只石狮形态大同小异，区
别在于足底抚触的是绣球还是小狮，雄狮
悠闲地耍弄着绣球，母狮则专注于自己的
幼崽。这简单好记的特征，让我轻松分辨
石狮的雌雄。形态各异的石狮，有的规规
矩矩端坐，静心入定；有的悠闲趴卧在地
上，似在打盹；有的俏皮地翘起圆滚滚的
肥臀，作势欲扑；有的四足朝天，笑得不亦
乐乎。短短87级石阶，与石狮擦身而过的
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何为“道法自然”。

无独有偶，黑狮身上也爬满了苔

藓。这些起源于4.5亿年前的植物看似
柔弱，实则坚韧。山林中阴湿的环境让
苔藓随处可见，哪怕是冷冰冰、光秃秃
的石头表面，也成为苔藓着床的好地
方。黑狮身下高 20厘米的基座四周也
刻有花纹，只是被绒绒的苔藓盖住了，
无法辨认。尖利的爪子、螺纹形的鬃
毛、裂开大口中整齐的牙齿……苔藓不
放过黑狮身上每一处裸露的地方，随心
所欲地繁衍生息。苔藓和石狮，不在意
谁是主角抑或是配角，就那样相依相
偎，在天峰山广袤的树林深处，一坐就
是400余年。

穿过三天门时，中间门柱上两行小
小的刻字“天自几时有起，峰从何处飞
来”静静地立于石狮身后。进了三天
门，左侧灵官殿门口又遇见一对大石
狮，其后跟着一对中型石狮，红砂石雕
刻而成，庄重威严。进了正殿往里走，

偏西拐角处，即功德坊，是一座全石结
构牌坊。在这里，我又遇见一对石狮。
与先前特立独行的石狮不同，这对中型
石狮身负重托，背上各托举一根石柱，
石柱表面刻有游龙，缭绕的云雾中金龙
盘旋其上，“游龙抱柱”大抵是整个建筑
群里最繁复的石雕。石狮一侧有石象，
也托着一对石柱，称为“双狮托柱”，石
柱上书：问仙山古来如一太极，瞻杰阁
高霄即九重天。狮与象并立，既有狮象
呈祥之意，也在教化世人凡事要“前思
（狮）后想（象）”。

狮象西边，是一道拱券门。出门
时，那对小石狮撞入眼帘。它们尾朝
上，头朝下，以跪卧之姿悬挂在门洞两
侧，体形和小猫相差无几。见惯了安放
于大地之上的石狮，我不由得对这两只

“飞檐走壁”的石狮多瞧了几眼。随后，
我又在玉皇阁门口看见了两只身为柱
墩的石狮。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已将天峰山上整
座老君殿里的石狮全部找到，不过，我不在
乎答案。因为，我知道，天峰有狮，足矣。

□ 姚静

油菜本是乡间作物，开花时却兼具了
观赏价值。春日的乡野上，油菜花是最汹
涌澎湃的色彩，满地流金，恍若梦境。

油菜春日开花，花落结荚，收籽榨
油。在乡村常常数十亩、上百亩连片种
植，花开成海，盛大壮观，是春季一景。
油菜花花色金黄、灿烂耀眼，花间蜂蝶
翩跹。伫立田边，亦觉暖意融融，特别
适宜拍照，随手一拍都是一张可以当作
手机壁纸的大片。

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座花园，大
多数人住在钢筋水泥的楼房里，野外便
是人们没有边际的花园。大自然的每
一帧景致，都令人回味无穷。去看油菜
花！是许多人春游的主题。哪里有花
讯传来，一群又一群人就蜂拥而去。

油菜花是属于乡村的。油菜在乡
下大面积种植，花开时铺天盖地，金光
灿烂，翻滚成令人瞩目的景致。

油菜花宜入油画，它金光闪闪地铺
满田野，漫天接地，那份耀眼的光芒是
浓酽的油彩方能涂抹出来的。它是真
正属于大众的花，观赏油菜花无须门
票，它们一大片一大片盛开在乡间田

野，金色流光奔涌相连。
自然界的花木野草，颜色总是搭配

相宜，缤纷有缤纷的意蕴，素淡有素淡
的况味，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来。就说
这开满乡野的油菜花吧，单单一色黄艳
横卧天地间，却也美得没有瑕疵。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搞笑的视频，视
频里一个西装革履的人装模作样地在油
菜花地边慢慢踱步，配文写道：“农村人
来看油菜花，装什么城里人？”评论区里
一片哗然，有人反问：“农村人就不能欣
赏油菜花了吗？难道种油菜是农村人的
事？赏油菜花却是城里人的专利？”当然
这只是一个逗乐子的笑话，却也说明美
好的事物，在城里乡下都受人喜爱。我
梦寐以求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油菜花
田。站在地头，除了欣赏，我心底还会涌
起喜悦、成就、期盼等诸多感触吧。

稻田、麦地、油菜花，是乡村风景的
主旋律，是浓浓乡愁的意象，是每一个
从乡村走出来的人记忆的幕布。

油菜花属十字花科，每一朵小花舒
展着四枚小小的花瓣。单看一株油菜
花，纤弱单薄，毫不起眼，它们只有成片
开放才能在天地间铺出一片耀眼夺目的
风景来，那是群体光芒的绽放。一片片

油菜花田，会让你觉得春天是金色的。
油菜花开时，我会想起一首小诗：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
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初春
的光景，一切浅浅淡淡，柔美如画，灵动
且充满生机。看油菜花从零星几朵开成
繁华锦缎。看它们开到天边去，与青山
相连，与蓝天相接，以少汇多，以小聚大，
将大地铺展成一汪鎏金海洋。袖底尚有
瑟瑟轻寒，眼前却是满目暖阳了。

油菜花的黄不刺眼，是温润柔和的
金色，看似热烈却开得安静悄然。春风
拂起，花浪起伏，广袤的田野瞬间明艳
起来。

面对美景，我们的语言十分有限，
看到的景致，感受到的情绪，许多都说
不出来。油菜花给我的感受就是这样，
觉得它大美不凡，却常常词穷，无法描
绘。我在键盘上敲下的这些字，不过是
简单的落笔，无法写出油菜花盛开时那
种博大壮阔之势，更无法写出它们迎风
凋零时那份坦然的风骨。

油菜花开时节，看似喧闹，我却喜
欢独守田边，静静地去看那千朵万朵花
儿在风中摇曳，感受它们在春风里的沉
笃。每一朵花都清楚自己的使命，授

粉、凋零、结籽，而不是取悦来来往往的
游人。各地的油菜花都在开放，散在乡
野各处，它们的根紧守脚下的泥地，默
默酝酿着一个丰硕的秋天。秋天的油
菜花田里是一枚枚饱满的籽荚。我们
都懂，成熟即收割。就像今天的我和昨
天不同，明天的我又将是一个全新的
人。像一块油菜花田一样去珍惜一切，
天晴，就收集阳光；下雨，就倾听雨声，
全盘接受所有的赐予，好的和坏的。

人的心灵是不一样的，有贫瘠，有
丰富，有灵动，有呆板，也决定了人们对
大自然的感受。心思细腻的人听得到
花开的声音；善于共情的人，看得见落
花的凄哀。一场雨，一阵风，会带给不
同的人不同的感受。万物的意义，麻木
的人感知不到。

或许，许多人心里都惦念着一块油
菜花田吧。

□ 母锡鹏

“喜洲是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好地
方。它怀抱洱海、背倚苍山，只见海心
扬波、山顶积雪，好一派壮观景象。经
年气候常在 5~30℃ ，只见春花秋月之
乐，绝无奇寒盛暑之苦，且交通方便，
车、船皆可通达海外各地及附近各处。
华中大学就坐落在这天然乐园之中。”
这是 20世纪 40年代华中大学第一任校
长韦卓民撰写的校园简介。短短一百
多字，足以说明喜洲的魅力。

抗战初期，华中大学为避战火，从
武昌转至桂林，在桂林短期停留后转至
昆明；1939 年初从昆明转至大理喜洲，
直至1946年，在喜洲的大慈寺一待就是
8 年。华中大学迁到喜洲之际，正是中
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是白族人民接纳
了华中大学和华中大学的师生，是喜洲
祥和的氛围和清朗的湖光山色为华中
大学提供了静怡的办学场所。

华中大学在喜洲办学的核心区是
大慈寺。大慈寺位于喜洲寺上、寺下两
村之间，始建于南诏初期，为大理最古
老的寺院之一。它坐北朝南，释、儒、道
三教合流，大门有对联：“三教同心，忠
恕慈悲感应；上善若水，澄潜混沌浑
沦。”其中的魁阁不大却古色古香，上刻

“文明”2字，每字长、宽各约1米，苍劲有
力，有王羲之遗风。

华中大学是当今华中师范大学的
前身。该校在喜洲期间，广泛传播现代
文明，促进社会进步，为白族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些著名
学者、教授在喜洲研究白族文化，其中
包渔庄教授的《火把节考》、徐嘉瑞先生
的《大理古代文化史稿》等成为研究白族
文化的奠基之作，使白族文化走向了世

界。华中大学学者在研究大理的自然
资源和历史文化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大
理人的善良和热情，在华中大学最艰苦
的岁月，大理人给予了华中大学最及时
和最友善的帮助。8 年时间，喜洲人和
华中大学师生和睦相处，彼此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华中大学在喜洲 8年，共招
收 8 届学生，其中云南籍学生有 300多
人，为大理乃至云南的文化和教育作出了
贡献。经历70个春华秋实，华中大学和喜
洲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华中
师范大学已经是一所拥有众多专家、教授
和现代教学设施的综合性师范大学。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华中师范大学以

“求实创新、立德树人”的校训自勉，坚持
立足湖北，服务中南，辐射全国，为国家培
养了16万多名毕业生，其中90%以上分赴
各地教育战线，成为中、高等学校的教学
骨干，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各类优秀建设
者，他们有的担任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
职务，如教育部原部长何伟等；有的在自
己的岗位上取得突出的业绩，如德艺双馨
的全国著名曲艺艺术家夏雨田、荣获美国
总统杰出教授奖的化学系毕业生李静等。

为了向世人展示一种不该忘却的
精神——那种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为
振兴中华民族而认真治学、努力求学的
精神，2008年4月，华中师范大学与大理
市在喜洲竖起“华中大学西迁办学纪念
碑”，使喜洲这个古老文明而又现代化的
小镇重新昭示了那段值得纪念的历史。

华中大学在喜洲办学期间，书声琅
琅、弦歌不断，一方面得到了喜洲商帮、
社会名流和喜洲人民的大力支持，为边
疆少数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
另一方面，华中大学在边疆办学的历史
展示了坚忍不拔的精神风貌，成为中国
教育界永远传颂的佳话。

凤凰山中寻凤凰

天峰有狮

耳子歌——山地白族
古代传统舞蹈的活化石

华中大学在喜洲办学

云龙民建风味八大碗


